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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影子银行》》的三重意义的三重意义
□□汪树东汪树东

当前中国作家中，袁亚鸣的身份和经历无疑是较

为独特的。他曾是典型的商场中人，当过银行信贷部主

任、基金管理公司经理、期货有限公司总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等，投身于火热的时代生活熔炉中，

对当今中国商场诸多隐秘洞若观火。因此他的长篇小

说如《终极破产》《生死期货》《牛市》等几乎都是围绕着

期货、基金等商战题材展开，展示出商战中别一种刀光

剑影、腥风血雨，由之透视该行业中的人性波澜。如今，

他再次推出长篇小说《影子银行》，聚焦于20余年来东

部沿海某地区的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以浓墨重彩

的笔触渲染出各种商战的惊心动魄、波诡云谲，把金钱

巨压下的人性畸变悲剧展示得淋漓尽致，从而为时代

立碑，为国人觅魂，为人性高歌。

在笔者看来，袁亚鸣的长篇小说《影子银行》的第

一重意义就是对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的深度描绘

的题材开拓意义。

众所周知，古典中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现代中国

则日益从乡土向都市进发。与之相应，现代中国小说

中，乡土小说最为盛行，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当今称霸

文坛的重要小说家几乎都是以乡土小说名世，他们对

现代都市生活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疏离感和拒斥感。

不过，经过20世纪80年代新写实小说家、90年代新生

代小说家的顽强努力，都市题材也在当今中国小说中

慢慢站稳了脚跟，五光十色、缤纷绚丽的都市形象层出

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但在既有的小说景观中，像袁亚

鸣的《影子银行》这样如此深度、全面地呈现20余年东

部沿海地区的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的戏剧性一面，

还是绝无仅有、弥足珍贵的。

该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亚东和双奎艰苦发奋、屡

败屡战的人生历程就和民间金融、期货贸易紧紧纠缠

在一起。亚东的最大理想就是当银行家，创办私人银

行。但是在中国大地上，他这个理想又难于上青天。理

想和现实之间的错位让他屡屡陷入步步见血的荆棘之

途。因此当我们看到他在导师卢林申面前为私人银行

的理想而呐喊时，我们也不得不为之仰天长叹：“他把

旅行袋里的钱一把一把往外掏，我有钱，我有钱，很多

人有钱。为什么就不能让这些钱冠冕堂皇地开个银行？

为什么让这些钱要像老鼠一样在地下管道里，在阴沟

里做高利贷呢？到底谁在成就高利贷？那些人，那些放

高利贷的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权利做人做的事，

那些借钱还钱的事他们也会做，让他们也去开个银行，

给他们规矩，让他们去做，就没有地下钱庄，就不会再

死人了啊。为什么就不能呢？你说说。”亚东说着又搡了

卢林申几把，说，“让他们自己开个银行吧，让他们冠冕

堂皇去做有什么不好呢？几百年了，几百年来他们你死

了他做，他死了我做，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个银行的

名分，让他们几百年的游魂也有个安稳的归宿呢？几百

年，他们也等了几百年了，也该等到了吧。几百年的血，

都可以淌满一条江，一条湖，淹得死太阳地球啦……”

最终，亚东的高远理想在中国大地上褪色枯萎，创办私

人银行、利国利民的高尚之举蜕变为被民间高利贷压

垮的苟且之行。《影子银行》顺着亚东人生经历的这条

线索，把民间金融市场的期望、无奈、畸形、疯狂写得丝

丝入扣，例如叶腊梅的永嘉抬会、毛狗的辛店抬会等，

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景观。

当然，《影子银行》借助双奎人生经历的线索把期

货市场描绘得更为惊心动魄。双奎在辛店的三起三落

都和期货有关。当袁亚鸣塑造双奎形象时，想必他已经

把自己在期货市场上打拼的经验全部注入其中了。因

此该小说中关于双奎和赵部长、范军之间的期货战争，

被袁亚鸣写得一波三折，令人大有侦探小说式的阅读

快感。至于双奎形象，更是被塑造为典型的期货人。双

奎好像只有在做货期交易时才有深刻的存在感，而从

最初踏入期货市场如有神助开始，到最后成为期货市

场这台绞肉机的牺牲品为止，双奎以他的生命诠释了

期货交易的神秘和酷烈。

《影子银行》的第二重意义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探

索。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这样的小说题材，小说家

很容易把它们处理成博人眼球的通俗题材，在类型化

的流俗见解上与人性的深刻性擦肩而过。但是袁亚鸣

显然并不满足于以题材的独特性取胜，他的文学野心

还在于通过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这样独特的题材

透视人性的独特性和深邃性。而这也正是严肃文学的

崇高追求。

该小说第一部中双奎、范军和应荣富等人的期货

战争就把当前中国人的自我迷失之谜写得极为惨烈，

令人过目难忘。从表面上看，小说围绕着赵部长和应荣

富的黄金期货战争展开，里面有多头空头惊心动魄的

博弈，有不动声色的阴谋、报仇、暗杀，有桃红色的出卖

色相、移情别恋等，但是袁亚鸣真正感兴趣的也许是当

今世俗化大潮里中国人的自我迷失的悲剧。小说人物

如双奎、范军、应荣富等都是被欲望蛊惑的人，都是没

有建立真实自我的异化之人。对于双奎而言，应荣富是

模仿、觊觎的对象；对于范军而言，双奎则是他模仿、觊

觎的对象。他们触摸不到真实的自我，总是渴望进入别

人的生命中，就像鬼魂试图附体活人一样觊觎他人的

存在。最终，他们都欲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里，袁亚鸣写出了最近30余年中国人的自我建

构模式的悲剧性本质。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的30

多年里，中国人被牢牢地控制在封闭、等级化的社会囚

牢中，社会流动性不强，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压倒一

切，人的自我建构模式被阶级、国家、革命等宏大词语

所挟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世俗化浪潮重启，社会流

动性大增，实利主义价值观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

整个社会在金钱崇拜、权力崇拜的氛围中浮沉，人们追

求金钱、权力，就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成为他人羡

慕的对象，他人就是上帝，与他人攀比，压倒他人、超越

他人，就是世俗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人与人的自我认同

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的胶着状态中。这就是当今中国人

共享的以摹仿性欲望为核心的自我建构模式。袁亚鸣

在该小说第一部关于双奎、范军等人的故事中就写到

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鞭子，都要承受他人的鞭打，最终

所有人都不可能有真实的自我，都只能戴着一张空虚

的脸谱，表演缺乏激情和意义的人生。

可以说正是出于对中国人这种自我迷失悲剧的深

刻悲悯，袁亚鸣才一再叙述期货行业的商战故事，反复

地展示红男绿女的悲剧情感。如该小说第二部关于秋

秋和亚东的故事就颇有意味。秋秋从小就想嫁给银行

行长，后来好不容易认识了亚东，于是她就像一根藤蔓

一样攀爬过去，缠绕在亚东身上，鼓动他去收购子虚乌

有的美国银行，结果造成错位的悲剧。从表面上看，所

谓错位，是政治和商业的错位，是政协秘书长俞申这样

的官员把政治当成了生意，而亚东这样的商人又把生

意投向了政治的错位。但真正的错位还是当事人自我

的错位。该小说曾写到吴敏黎眼中的秋秋，“秋秋要么

站在你的角度上，要么站在你对立的角度上，但就从不

站在她自己的角度上，安心地扮演她自己的角色。所以

别人就总无法心安理得地听她说话，看她做事。秋秋常

常会先把自己错开，然后迫使你跟着她错位。”的确，

《错位》写的就是中国人不能安心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的

悲剧。秋秋莫名其妙地要嫁给银行行长，亚东则试图迎

合她的需要去收购美国银行，都是虚荣造成的，都是没

有建立真实自我的可悲表现。他们的人生都是表演给

他人观看的空虚人生。因此，当吴敏黎把亚东收购美国

银行的乌龙事件通报给报社，造成亚东政协委员身份

被取消，当秋秋嫁给行长的梦想破灭时，秋秋就剪掉了

吴敏黎的舌头以报复，展示的就是这种空虚自我的丑

陋本质。

在袁亚鸣笔下，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主宰下的

人生几乎都是被金钱和数字彻底控制的异化人生。对

于他们而言，似乎只要有数额巨大的金钱，就自然神气

活现，颐指气使；谁一旦被金钱抛弃，谁就注定颓败不

堪，如丧考妣。民间高利贷的迅速蔓延，映照着人性的

贪婪和疯狂；而期货交易的瞬息变幻，呼应着人性的波

诡云谲。两者纠缠一处，悲剧就比比皆是。这展现了袁

亚鸣对现代人人性的悲悯和批判。

《影子银行》的第三重意义就在于小说艺术的独特

性。袁亚鸣的小说并不满足于交给读者一个个酣畅淋

漓、通俗易懂的故事，他有着更大的小说艺术雄心。他要

给类型化、通俗化、消费化的小说题材注入先锋小说的

艺术特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亚鸣小说的叙事艺术。

阅读《影子银行》，笔者就屡屡被袁亚鸣的第三人称限知

叙事、无处不在的预设叙事以及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

角度搞得晕头转向，不过，等细致理顺小说情节线索之

后，又深为他的这种叙事艺术的魅力所吸引。此外，意象

叙事也是袁亚鸣小说的独特之处。例如该小说中的鞭子

意象、骆驼意象等，均是贯穿始终的关键意象，对于小说

的主题深化和诗意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该小说题为“影子银行”，事关重大，意味深长。小

说中曾写道：“中国的影子银行到底有多大，许多经济

学家发明或套用过无数财经模板来测算，但无论他们

的说法多么精妙和富有逻辑张力，都一样无法改变他

们结论的无聊和荒谬。影子银行无穷大，只要有人的地

方就有影子银行；只要有所得，就有影子银行在行动。”

因此，与其说袁亚鸣的长篇小说《影子银行》是在呼吁

人们关注中国的民间金融市场等，倒不如说他是要通

过影子银行的神秘身影去捕捉当代中国人的深层追

求，去触摸现代人灵魂的深层脉动。

（《影子银行》，袁亚鸣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出版）

生活在一个传统农耕文化的国家，

长期处在定居状态，人和人之间最讲究

的是关系，要“论理”，要“规矩”。同时由

于资源匮乏，生存始终是最大的挑战之

一。吃，就是人生在世的最大问题。看我

们的历史，像现如今这样丰衣足食、安

居乐业的日子还真不多。可以说，中国

人对吃的理解已经渗透到血液里。冯骥

才的《好嘴杨巴》就是关于吃和关系，关

于天津卫茶汤馆的两位老板兼伙计名

扬津门的故事。作家冯骥才，把一个舌

尖上的关系型社会现世在一碗茶汤里，

也真是一绝。

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叫杨七、杨巴，

一个有做茶汤的绝活，一个有卖茶汤的

口才，一个生产，一个销售。这两位茶汤

高手非亲非故，只是“俩人的爹都姓杨

罢了”。作者介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就

是这三言两语，此外再无任何多余的笔

墨。聪明的读者自然会从这漫不经心的

描述中读出深意。经营茶汤馆的杨七杨

巴想必不是出身于富贵人家，否则也不

用既做老板又做伙计，亲自动手跑腿来

挣这辛苦钱。这两位是否家有老人，是

否娶妻生子，作者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

交代，读者也不必多问。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只要有一些基本的人生经验，

便知道行走江湖的艰辛。“做的比大买

卖还红火”，恐怕也是杨七杨巴良好的

自我感觉。

即非亲戚，俩人此前又经历了怎样

的历练和挫折才走到一起呢？天下无双

的绝配，皆大欢喜的巧合，反映的却是

俩人在各自轨迹上摸爬滚打，最后萍水

相逢，到底是一件小概率的事情。作者

看似无心插柳，却把人们在天津卫码头

上来来往往、奔走江湖、艰难行进的生

存状态留在了油墨间的空白纸张上。可

以说，杨七杨巴做汤卖汤是绝活，冯骥

才写卖茶汤的人也是一手绝活。没有迂

回反复，没有过多铺垫，但却让人对俩

人的绝活充满好奇。

高手出场后，自然会展露“绝活”。这

绝活当然离不开一个吃字。只不过是把

炒熟的芝麻碾碎，捏两小撮撒在秫米面

里而已。叫做茶汤，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

茶，卖点也不是茶水搜肠刮肚下油水的

现代作用。茶汤是秫米面，还要有芝麻，

恐怕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需要随时补充

营养的需要。把芝麻炒得焦黄不糊，然后

再碾碎，就把这种农产品的营养和香气

发挥到极致。“先盛半碗秫米面，便撒上

一次芝麻，再盛半碗秫米面，沏好之后再

撒一次芝麻”。不同寻常之处只是多了一

些芝麻。作者在写高手的脑袋灵活、人情

练达，其实也是在辛酸地告诉我们，喝一

碗撒了两层芝麻的茶汤，是一件多么奢

侈的事情。可是，真正的绝活却不是“做

汤”，而是“卖汤”。“手艺再高，东西再好，

拿到生意场上必得靠人吹。”“买卖人的

功夫大半在嘴上。”作者如是说。原来，这

“杨家茶汤”的最大绝活是“卖汤”，就要

靠人、靠嘴。故事看似离不开舌尖，但却

由吃喝变成了关系，逐渐步入高潮。“逢

场作戏”“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见风使

舵”便是这个关系网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李中堂来天津，府县道台们想的不

是怎么汇报工作，而是为拿什么好吃的

招待中堂而绞尽脑汁。或许，李中堂原

本不是来检查工作，而是来品尝天津美

食的。这事说怪也不怪，中堂大人虽然

贵为京城豪门，吃尽山珍海味，可他毕

竟是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小时

候不一定能天天吃饱肚子。可是，府县

道台们为举荐“杨家茶汤”而洋洋自得

时，却不知道马上就要惹来杀身之祸。

李中堂误把茶汤中精心准备的芝麻当

作脏物而一把将茶碗推在地上摔个粉

碎。正当旁边的府县道台不知所措、不

明就里的时候，杨家茶汤的“绝活”救了

他们一命。原来，只有杨巴看出李中堂

推翻茶碗的原因，并迅速地圆了场，为

“不知道中堂不喜欢吃芝麻”而请罪。

试想，以李中堂疑似有脏东西顿时就推

翻茶碗的骄横，应该是马上就会破口大

骂，紧接着就要惩罚治罪。可是这杨

巴，就是利用这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分

析问题，制定危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

施，这绝活，不仅靠嘴、靠眼睛、靠脑子，

还要靠身体。说到底，最后凭的是奴

性。人们在夸奖杨巴眼明手快、聪明绝

顶并羡慕他因此获得重赏的时候，我们

已经把一件十分反常的事情看得合情

合理，我们已经不会问，为什么不向中

堂大人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之后中堂

大人为什么不原谅？因为这是一个关

系型社会，人最大的障碍是关系，关系

就是位置，位置靠的是权威，权威就需

要规则。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他们的规

则就是，大人不会错，李中堂一旦说那

是脏土那就是脏土。

“杨家茶汤”改为“杨巴茶汤”，不是

老板说了算，是那些喝茶汤的人说了

算。他们到底是认茶汤呢，还是认关系

呢？恐怕那时天津卫的老百姓，就像那

些喝茶汤的人一样，心里都有一杆秤。

他们，一会儿把吃喝当秤砣称关系，一

会儿把关系当秤砣称吃喝，称来称去，

把两样东西称成了一样。

（《俗世奇人》，冯骥才著，作家出版
社出版）

我读到一本《影子银行》，它不是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的《影子银行》，而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影子银行》。影子

银行是一个金融学的概念，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

“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

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我把这些专业

术语的定义抄录下来，无非是想证明，尽管这两本书一本是

金融学著作一本是小说，但其“影子银行”是同一个含义。

我读的是小说。我是带着一丝疑惑来读的，我的疑惑是，莫

非作者袁亚鸣是要用小说的方式向我们介绍影子银行吗？

我看到封面上有这样的文字：“中国财经小说”。据了解，袁

亚鸣曾经是一位成功的期货人，他熟悉金融行业内幕，的

确，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写作优势，他只要真实客观地把自己

的经历和体验写出来，就是货真价实的、其他作家无法复制

的财经小说。我想起了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恩格斯

说，他从巴尔扎克小说中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

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

西还要多。”我对袁亚鸣的小说也怀着这样的期待，读完他

的《影子银行》，我很高兴我的期待得到了满足。从书写当

代中国的金融现实来说，袁亚鸣的确也像巴尔扎克一样成

为了一名合格的“时代的书记员”。自从中国社会转型到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后，财经小说便成为了一个流行的概念，我

曾读过一些冠名为财经小说的作品，比如梁凤仪的作品，但

说实在的，这类财经小说多半是财经版的言情小说或社会

问题小说。如果真要划分出一个财经小说类型的话，像袁

亚鸣的《影子银行》也许才真正称得上是财经小说，因为它

真实地揭露了中国的金融现实，而且它是真正以财经为主

题，是作者在表达他对财经本质的认识，更是作者对财经进

行审美处理的结果。

首先必须强调《影子银行》的强烈现实性。何谓“影子

银行”，以我粗浅的理解，其实就是指那些非银行机构却干

着金融行为的社会组织或营利性机构。袁亚鸣的这部小说

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真相，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催生了当代中

国的影子银行行为，也形成了中国影子银行的独特性。经

济发展需要投资、贷款，需要金钱的快速流动，但滞后的中

国银行业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中国民间的“抬

会”便疯狂复活，涌现出像亚东、双奎、范军等这类吃金融饭

的人物，用小说中的话说，这些人物是“在做一件银行想做

也做不到的事”。小说将中国当下金融活动的复杂性、诡秘

性和多样性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带着读者进入到中国

金融活动的灰色地带，在这里，银行、证券、期货、实业等纠

缠在一起，如一头头困兽在争斗，体制内与体制外、国有与民营相互渗透，面目变

得模糊不清，既加速了经济的运作，又在酝酿着一股股暗流。这一切均构成了鲜

明的中国特色。比如亚东所成立的担保公司，其操作方式可以渊源于民间传统

的“抬会”，但它有合法执照，有银行支持，还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做广告，很难以西

方正规的金融学来归类，这就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介乎正规银行和地下抬会之

间，它表面上比市场经济自由，骨子里却是缺乏管理，存在难以预料的隐性危

机。亚东是中国影子银行造就的金融奇才，然而，尽管他聪明，却也只能在中国

影子银行畸形发展的大势中沉浮，最终仍逃不脱走失踪之路的悲剧。赵部长这

个人物则充分表现出中国金融活动的诡秘性。赵部长看上去应该是一个执掌大

权的官员，能够左右逢源，发号施令，但他的具体身份一直是个谜，仿佛他必须藏

在幕后才能发挥作用，为此他还整过容，甚至连熟悉他的人有时都认不出他来。

这种不可捉摸和犹抱琵琶的状态不正是权力干涉金融的最传神的写照吗？总

之，将袁亚鸣的这次写作看成是一次巴尔扎克式的写作，应该是很贴切的。至

少，我从这里学到的关于中国当下影子银行的知识，也要比从金融学家或社会学

家的著作中所学到的知识还要多。

当然，《影子银行》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其强烈的现实性，而且更在于作者是在

将人物的财经和金融活动作为文学审视的对象来处理的，在袁亚鸣看来，人们在

影子银行里的搏奕，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精神行为。一切精

神现象将在这个地方得到浓缩和放大。人们一般会认为经济行为就是利益驱动

的结果，动机来自欲望。但袁亚鸣要告诉我们的是，与欲望和利益相伴随的还有

精神。比方亚东，显然是少年时代的抬会经历刺激了他，当年他帮一个抬会的会

主叶腊梅做些事，还认叶腊梅做寄娘。当叶腊梅因为抬会失败被处以死刑后，他

痛苦地喊道：“娘，你死得冤！我要当一个银行家，为你！”亚东从此都把自己的聪

明才智用在银行家这个理想上，他的许多行为在常人看来都不可理解。但亚伟

能够理解他的哥哥，在亚伟看来，亚东一直专注于影子银行，是“一个最终没有在

现实生活里找到至亲至爱的人”转换了他表达爱的方式，把爱转换成一种“专

注”，而这样的转换“同样是强大，甚至是感人的”。小说反复写到亚东最痛恨女

人，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如此设计他的人物，但读到后来，亚东只是

为了满足相恋女人秋秋当行长的愿望而作出收购美国大班岛银行的决定，我就

明白了，其实亚东痛恨女人不过是他将爱变成专注于银行家的一种表现而已，但

他又不能真正熄灭他内心的爱情火种，一旦爱情之火燃烧起来，就有可能让他的

头脑发烧，他的精明的金融思维也会错乱起来。袁亚鸣从影子银行中发现精神

现象，并试图梳理出一条条清晰的精神轨迹。比如影子银行中的道德和信仰。

从叶腊梅到李健，再到亚东、亚伟，民间的抬会形式仿佛在进行接力跑式的，始终

有人接过那根烫手的接力棒，继续向前奔跑。为什么抬会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

力，也许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当亚东得知李健还在替死去的叶

腊梅还钱时吃了一惊，李健则告诉他，抬会之所以能持续几百年继承下来，就因

为它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信用体系，它的信用不是靠什么制度和法律来维系，靠

的“是良心，还有亲情”。后来，亚东对此有了更深的体认，他曾以自己的体认开

导亚伟，说在影子银行的行为中免不了牺牲，但牺牲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荣誉，

“因为声誉而继续，因为有了继承，声誉才一直可以延续，值得一茬茬的人继承下

去”。所以，这又是一部关于影子银行精神现象分析的作品。

《影子银行》的叙述也很特别。小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但明显

又糅进了不少主观的成分，从而使小说带有现代小说的风格。我相信袁亚鸣对

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并不陌生，但与其说他是在向现代主义学习，还不如说是他在

寻找一种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他对财经和金融的特殊理解的叙述方式。在他

看来，影子银行充满了诡秘性和不确定性，如果以纯粹的现实主义方法来讲述，

当你把一切问题都讲述清楚了的时候，影子银行的诡秘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消失

了。于是袁亚鸣的主观感觉便加入了进来。因为事物本身就是扑朔迷离的，因果

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真相往往会有多种面孔。小说常常进入到主观化的情境之

中，那些具体的细节似乎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但似乎又是作者的主观性想象。

小说写到不少人的死亡，他们似乎是自杀，又似乎是被人精心谋杀。作者将真相

的多种面孔呈现出来，每一副面孔的呈现又分明留下作者主观的印记，但他就是

不作出明确的结论，而是让读者去推演其相关性。影子是一个重要的意象。袁亚

鸣大概是从影子银行中的“影子”二字得到启发，其实每一个人的命运中都会发现

另一个人的影子。一个人不经意间就成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影子。他用了

不少笔墨来写他们的影子。比如亚东与亚欣在公园的草坪上骑车，亚欣连车带人

冲进湖里淹死了。母亲林岚认定这是亚东因为过年没有得到一件新衣服而故意

害死了亚欣。是亚东的故意，还是亚欣自己的不小心，我们难以确认，但可以确认

的是，从此亚欣就成为了亚东精神上的一个影子。亚伟后来也有一个精神上的影

子，这就是他在食堂工作时开小货车无意中撞死了一个孩子，从此孩子倒地的幻

象便“成了他内心深处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当他难以忍受影子银行的折磨时，他

竟选择了在孩子出事的地段，要以孩子同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可

以说，在袁亚鸣的主观意识里，影子即是生命的痕迹，他从影子银行中看到了：

“生命是一种启示，无时无刻不在造就这样的一种气势：生活互为因果。”但袁亚

鸣并不敢断言他把一切因果关系都搞清楚了，他只能说这些还是一个谜，比如他

在小说结尾说：亚东的“行走一直在让人遐想，他的行走一直是个谜。”因此这部

小说其实就是一部关于谜的叙述。这正是袁亚鸣叙述的特别之处。

茶汤里的世态人情茶汤里的世态人情
————读冯骥才读冯骥才《《好嘴杨巴好嘴杨巴》》有感有感 □□金石开金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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